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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雨打雷打闪，红军打开剑门关，各路军
阀如山倒，我随红军出四川！”

2016年3月25日，在位于德州市德城区的家
中，刚刚度过百岁寿辰的老红军袁美义，用四川
话慷慨激昂地诵出这首嵌在他脑海中几十年的
歌谣。泛起的泪花在记者的眼眶里凝结。

袁美义1916年3月出生在四川省广元县(现
广元市旺苍县)袁家湾村，1933年3月参加红军，
曾三次翻越雪山，穿过草地，经历过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身经百战。岁月的车轮缓缓碾过，年事已
高的袁美义因腿部骨折长期卧床，听力严重退
化阻碍了他的正常交流。采访老人时，记者在
他的耳边一遍又一遍地大声喊话，请他讲述长
征故事，他只是“嗯嗯”点头，或重复一遍问
题关键词。直到听到“夺取剑门关”这场他最
引以为豪的战斗时，老人才终于打开了记忆的
闸门。

但百岁老人的回忆终究是片段化的，在一
直照料老人的儿媳刘先凤的讲述，和老人早些
年影音资料的辅助下，袁美义曲折艰险的长征
之路在我们面前铺陈开来。

后方忙碌的红小鬼

1933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转战
到达四川北部与甘肃、陕西交界处的大巴山。

袁美义的家乡就在大巴山的环绕之中。据
袁美义回忆，国民党反动派四处造谣：“红军
全身长着红包，头上长着红毛，青面獠牙，见
到老头儿老太太就杀，见到小孩抱来就活活地
吃掉。”老百姓害怕，纷纷躲到山上去了。

3天后，红军真的来了。一位红军战士大声
向村民喊话：“老乡们，我们是中国工农红
军，我们都是劳苦大众，你们不要怕，你们可
以出来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长有红毛，是不
是青面獠牙？”红军接着讲：“我们是无产阶
级的队伍，我们也是穷人出身，我们不会伤害
老百姓的，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给老百姓分
田地、房屋。”

袁美义之前从没听说过“无产阶级”这个
叫法，便问红军：“什么是无产阶级？”“无
产阶级就是没有田地，没有房屋，也没有饭吃
的人。”听红军这样解释，袁美义心想，这不
是和自己一样吗？

袁美义家境贫寒，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父
亲给地主扛长工，母亲给地主看小孩，哥哥在外
面当纸糊匠学徒。袁美义8岁就开始给地主放牛，
吃不饱，穿不暖，一年忙到头，地主分文不给。这
不就是无产阶级吗？

想到这里，袁美义就试着问：“我就是无产阶
级，我想参加红军，你们要我吗？”一位红军首长
笑着说：“小鬼，你今年多大了？”17岁的袁美义鼓
足了劲大声回答：“我18岁了。”“行，我们欢迎
你！”就这样，袁美义成为了一名红军小战士，踏
上了自己的红色征程。

袁美义被编在红四方面军第31军，成为了一
名通讯员。穿上军装，第一次摸到枪，袁美义心里
高兴极了，第二天就投入到军事训练中。但是由
于个子太小，枪太重，袁美义训练起来非常吃力，
特别是在训练刺杀时，枪刺经常戳到土里，连里
的干部看到后就说：“这个小鬼不能扛枪，不能在
前方打仗，叫他去后方服务。”

袁美义一听急了：“我不去！我当红军就是为
了扛枪打仗，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你叫我到后方当副手，不能打仗，我怎么能去
啊？”

这时，连里的李指导员过来跟袁美义谈心：
“小鬼，怎么了？到后方服务也是一样为革命嘛！
我问你，我们的战士在前方打仗受伤了要不要治
疗，要不要有人为他们服务？”袁美义听指导员说
得有道理，就接受了部队的安排，调到后方医院
当了一名卫生员。

居于后方，袁美义的工作非但不轻松，反而
很忙碌。由于人手较少，伤员较多，袁美义从早上
就开始忙着给伤员上药、换药、护理，一直到晚上
也不能停歇。当时绷带比较紧缺，需要重复使用，
袁美义还要清洗换下来的绷带，待晒干消毒后继
续再用。如果碰上阴天下雨，还要用火将绷带烤
干。

有一次，一个战士腿部受伤，连骨头都露在
外面，由于缺少好的止痛药和麻醉药，伤员只能
自己忍着痛。袁美义给他换药时，尽量轻轻地小
幅度地活动他的腿，但他还是疼得骂了起来。袁
美义感觉很委屈，心想，自己一天本来就够累了，
还要挨骂，就决定不干了。这时，医务主任批评他
说：“你在这儿流的只是汗，而这些伤员身上流的
不只有汗，还有血，你的身上有一个窟窿吗？你看
看他们的身上，有多少枪眼和刀伤？”从那以后，
袁美义再也不喊累了。

半年后，袁美义被选中到军部教导队当卫生
员，终于又从后方来到了前线。

教导队平时要保卫军部首长，战时要打仗。
据袁美义回忆，教导队是军部的骨干，队里有团、
营级干部，最小也是班级干部，武器装备好，打仗
经验丰富。每次打仗，教导队都被派去啃硬骨头，
专打攻坚战。“我虽然是做卫生医疗救护工作的，
但是也要参加战斗，背着急救包，既要为军部首
长服务，也要救护战斗中受伤的同志。”

剑门关上拼刺刀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迎接转战北上的
中央红军，以强渡嘉陵江拉开了长征的序幕。

红31军军长王树声率先头部队渡过江后，逆
江而上，一举攻占敌险要阵地火烧寺，击溃江防
守敌刘汉雄部一个旅后，直扑剑门关。

剑门关位于四川省剑阁县城东北30公里的
大剑山上，是横跨剑阁、昭化之间的著名隘口。只
见关内外地势北高南低，七十二峰如剑如戟直刺
青天，断崖峭壁直插云霄，绝壁之上开了一个如
剑削斧劈的隘口，中间只有一条人行道贯通南
北，故称“剑门”，享有“剑门天下险”之誉，以“天
下雄关”而著称。唐代大诗人李白看过剑门关后，
也在其《蜀道难》中写下了“剑阁峥嵘而崔嵬，一
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著名诗句。

扼控川陕要道的剑门关，是敌人江防的重要
支撑点，有“一关失，半川没”、“打下剑门关，犹如
得四川”之说。

剑门关守敌为国民党川军邓锡侯第28军刁
文俊部的3个团，他们在剑门关上修筑了大量的
明碉暗堡，依托险要地势进行防守。刁文俊口出
狂言：“就算他红军能渡过嘉陵江天险，也插翅难
飞过我的剑门关。”为确保不失剑门关，刁文俊专
门用十几匹骡子驮来了四万块银圆囤积在关口
阻击阵地上，叫嚣：“勇者赏退者杀。”

当地老百姓劝说红军：“你们不用打了，剑门
关两边都是山，中间是一个两米厚的铁门，里面
都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

王树声斩钉截铁：“红军没有拿不下来的地
方。”

红军很快摸清了地形：剑门关地势的特点是
北高南低，如果从北面进攻，这道雄关就起到了
天然屏障的作用，易守难攻；如果从南面进攻，不
仅相对容易，而且挡住了敌人的退路。川军据剑
门关向北组织防御，不料红军用兵打破历史常
规，从剑门关南面渡江后一路杀过来。

4月2日拂晓，扫清剑门关外围之敌后，红军

从东、西、南三个方向朝关口守敌包抄而来，守关
之敌已经成为瓮中之鳖。

上午11时，攻打剑门关的总攻开始了！蒙蒙
细雨中，红军向剑门关主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冲
锋，川军居高临下阻击，火力异常猛烈，红军的前
锋攻击部队伤亡不断增加，战斗却没有进展。

红军炮兵连的迫击炮开火了，但由于炮弹
少，炮手多是不懂技术的人，炮弹打不中目
标。

王树声十分焦急，把炮兵连连长叫了过来：
“敌人已经集中在主峰阵地上，那是集团工事，你
的炮弹就往敌人的工事里打。”

“我亲自上去打，保证打准，请首长放心！”炮
兵连连长语气坚定。

“你们现在还有多少发炮弹？”
“还有10发。”
“我命令你每三发炮弹必须有一发准确地落

在敌人工事里，压制住敌人的火力，掩护预备队
再次发起冲锋。”

炮兵连连长一路小跑回到了炮兵阵地，推开
瞄准手，亲自吊线瞄准。只听“轰”的一声，一发迫
击炮弹在敌人的工事中炸开了花。红军从土坎后
面犹如掀起的巨浪一般猛然冲出，喊杀声响彻剑
门关山谷。

这一刻，大雨突降，山谷中升起一团团雨雾，
血腥的战场上一片迷蒙。

作为卫生员，袁美义忙得不可开交，他不仅
要给伤员们包扎，还要把伤员背到安全的地方。

打到黄昏时分，敌人的防护线就全部动摇
了，纷纷向剑门关的关口逃命。敌人哪里知道，
关口早被红军用机枪封锁了，敌人无路可走，
只好返回和红军决一死战。双方展开了白刃
战，拼起了刺刀。

“我想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于是在战场
就地拾起一支步枪上好刺刀，也和敌人拼杀。当
时双方的刺刀大刀的撞击声和同志们的喊杀声
震撼山谷，大约拼了半个小时，敌人就招架不住
了，纷纷举手投降。”袁美义曾这样讲述。

敌军主力团团长杨倬云让人将那四万块银
圆抬出来，一面用手枪向撤退的士兵射击，一
面把箩筐里的银元往外扔。在卫兵的护卫下，
杨倬云爬上崖顶，看见关口前面的山路上杀声
四起，红旗飞舞。杨倬云无路可走，一转身从
悬崖上跳了下去。

4月2日黄昏，剑门关战斗胜利结束。红军
战士唱起“风吹雨打雷打闪，红军打开剑门
关，各路军阀如山倒，我随红军出四川”的歌
谣，士气大振。这首歌谣也深深地镌刻在袁美

义的心里。

双手堆起战友的雪坟

“毛主席来了！”“中央红军来了！”
1935年6月，偏僻荒凉的雪域小城小金县达

维小镇，一时间拥满了兴高采烈的红军。朱德、毛
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这里会师
了。

在经历了太多艰险、太多苦难、太多残酷
的战斗以及太多的伤痛和牺牲之后，红军官兵
们十分珍惜胜利所带来的欢乐，大家都热切期
盼双方会师后，尽快结束困难的局面。然而，
袁美义在讲述这段经历时却感慨：“更艰难的
时期到来了。”

1935年8月上旬，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
召开会议，重申了集中红军主力北上，开创川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后，红军总部
决定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
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
率领，由卓克基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前敌总
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由毛儿盖
经班佑北进。

然而，由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宣扬“只
有大举南进，消灭川敌残部，才是真正的进攻
路线”。袁美义所在的左路军，前后有三次爬
雪山、过草地的经历。翻越夹金山，在袁美义
看来比任何残酷的战斗更为艰险。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猿猴也难攀。
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红军要征服
的正是这座当地老百姓心目中的神山。

“当红军队伍到了山脚下后，首长就动员
大家说，要做好翻越大雪山的一切准备，要求
每个人都尽量地买酒、买生姜、胡椒等能驱寒
强身的物品，可是这一带人烟稀少，这些物品
很难买到。”据袁美义回忆，当时，侦察员找
回来的通司（翻译）分头到各连队去介绍情况，他
们说：“雪山海拔4000多米，高耸入云，从山脚下
到山顶上30余公里，山腰云雾缭绕，看不见山顶，
每天下午则狂风怒号，大雪飞扬，天昏地暗，一不
小心就会被大风刮跑。山上的天气很特别，山
下很热，山上很冷，就像两个天地，走到半山
腰以后不能快走，不能不走，不准坐下来休
息，上山不要唱歌，不要讲话，走路要跟着前
人的脚印走，不要自己开路。”

通过和当地老乡交谈，红军官兵对有关雪
山的一切譬如雪崩、寒冷、缺氧有了一些了
解，但现实比想象更为残酷，高耸入云的雪山
严重消耗着他们原本就已经有限的体能，有的
战士在雪山上停下来休息取暖，却很快被冻僵，
还有的一不小心踩偏踏空，就摔入万丈深渊。

在风雪中，小个子袁美义拽着大个子战友，
沿着前头部队踏成的一条雪道前进。在这千万双
脚踏成的雪道两旁，静静地安眠着数百位红军战
士。他们的尸体冻僵了，袁美义和战友一起，用双
手为他们筑起了高高的雪坟。

在离山顶还有200米左右的时候，空气更加
稀薄，袁美义感觉呼吸几乎要停止了，上气不接
下气，心里空荡荡的，好像3天没吃东西一样。有
的战士头晕目眩，一步一停，一步一喘。大家互相
搀扶着，拼着全身的气力，同残酷无情的大自然
搏斗。

终年冰雪不化的夹金山，终于走过去了。在
艰难险阻的长征路上，红军将士们又攻克了一
关。袁美义回忆：“走下山来，忽然刮起狂风，太阳
被厚厚的乌云挡住，昏天暗地。接着一阵急雨，雨
中夹杂着冰雹。不一会儿雨止风停，太阳又恢复
了原来的光亮，我们就一步步地往山下走去，把
那高高的雪坟远远地留在后面。”

差点被活埋在草地中

翻过雪山，还有吃人的大草地虎视眈眈。
草地里沼泽遍布，看上去好好的路，一脚踩

下去就可能就再也上不来。天气也十分恶劣，一
会儿是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大雨夹杂着冰雹，把
人浇得透湿；一会儿是烈日当头、骄阳似火，把人
晒得几近脱水。草地上的路，被红军称为美丽的
陷阱，远处望去绿油油的茫茫草原，只是没有成
群的牛羊，处处向人们昭示着这里的可怕。

1936年7月，北上的红四方面军第三次通过
草地，与前两次相比，此次路程更远、时间更长，
途经绥靖、丹巴地区，人烟少，粮食本来就不多，
加上大部队往来几次，筹粮更加困难，红军战士
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死亡威胁。

一进草地，大家先是吃野菜、野蒜叶。袁美义
一直记得，朱德总司令教战士们辨别树叶野草的
方法，他说：“同志们尝遍野草，酸的不要，苦的不
要，不酸不苦味道好的要。”不几天功夫，这些东

西都吃光了，随后便吃起野草根来。由于没有经
验，很多战士中了毒。

野草吃光了，红军只好离开草地到附近大森
林中去找野果子，打野食。

不久，红军不但把冒着生命危险找来的粮
食吃光了，而且附近山上、地里一切可以吃的
东西也都吃光了。此时，再跑到很远的地方弄
粮食已经不可能了，四处都有敌人重兵封锁，
人少不敢走远，人多出外弄来的粮食还不够路
上吃的，就连首长的马也被吃光了。

没有粮食，英勇的红军战士不得不把腰
带、枪带、马鞍皮拿出来，甚至到各处垃圾堆里
去找群众废掉的破皮鞋来充饥，维持生存，坚持
斗争。有时，前面部队吃了玉米很难消化，大便后
会留下一些没消化的玉米粒，这样的东西也被后
面部队洗净吃掉了。

比粮食更为金贵的是咸盐。袁美义回忆，部
队从四川带来的盐巴每人分指头大的一块，用布
包着，用火柴盒装着，每到吃饭的时候，拿出来用
舌头舔一下。有的红军战士盐吃光了，吃不到盐，
身子软绵绵，没有力气。“那些上山、渡河摔死、淹
死的同志们，恐怕与没有吃盐，身上无力有很大
的关系。”袁美义说。

吃野菜、野草，导致食物中毒不断发生，加上
长期生活在风霜雨雪之中，战士中的病员大大增
加，在劳累与病痛的折磨下，许多红军战士结束
了他们革命的青春。

担任卫生员的袁美义比普通的红军战士更
辛苦，有的战士不小心擦伤了，摔破了，他就跑前
跑后地给战士们包扎，绷带用完了，他就自己从
裤子上撕下布条。自己的衣服袖子磨破了，他也
从裤子上撕下一块补上。就这样，袁美义的长裤
变成了短裤，裤腿上布条飘飘。

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袁美义突然感觉自己
一点力气也没有，眼前一黑就晕倒了。蒙眬中，他
看到红9军、30军、31军的军旗都过去了，感觉自
己可能要永远地留在草地上了。不知等了多久，
收容队过来了，只听到一个声音说：“又一个！快
拿铁锨来。”说着就拿起铁锨开始掩埋袁美义。

“我还没死呢。”
“没死怎么不吭声？”
“没有力气了。”
收容队的战士拿来水，问袁美义有没有盐。

当时他的兜里还有一点点盐，但那是给伤员的。
收容队队长不容分说，拿出来对上水，说：“你现
在就是伤员！”又给了他两个菜团子。在他们的搀
扶下，袁美义走出了草地，就这样捡回了一条命。

在茫茫的草地上，红军艰难行进，但他们的
信念更加坚定了：红军战士千军万马，一条心，一
股劲，向着北方，向着一个伟大的目标前进！

长征精神宣讲员

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红军三大主力终
于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在古城会宁会师。

1937年8月，袁美义所在的红31军被改编入
八路军129师。因野战医院里的伤病员渐渐增
多，医院扩大，袁美义被调到医院四所任护士
班长。

1938年9月，日军对根据地疯狂扫荡，从火线
上下来的伤员大量增加，培养医护人员势在必
行。于是，袁美义被选派到卫生部卫校学习。

1940年3月，毕业后的袁美义被分配到129
师386旅772团卫生队当医生。后经旅长陈赓推
荐，袁美义被师长刘伯承调去师部。“邓小平
当时担任129师政委，他身体很好，我和他接触
少一些，刘伯承因为有一颗眼睛是假的，我要
每天给他换药、洗眼。”袁美义曾这样说。

1944年11月，袁美义在河南省林县东窑镇
一役中左眼负伤。1946年3月才在河北省邢台医
院手术摘除，并安装了义眼。

1955年，袁美义到德州离职休养，成为一
名长征精神义务宣讲员。他应邀到很多地方和单
位作长征报告，截止到1985年，讲次共369次，时长
687小时，有10万人次听过他的报告，追忆和敌人
浴血奋战的艰苦岁月，传扬红军精神。

袁美义曾在回忆长征之路时感慨：“长征是
地球上一条永远飘扬的红飘带，这条红飘带把长
江与黄河这两个民族发源地紧密地联结起来，成
千上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红飘带不仅属于
红军，而且属于整个中华民族。每一个身临其境
的人对长征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和回忆。我就是那
条红飘带上的一抹红！”

老红军袁美义今年一百岁了，仍能激昂咏唱血战剑门关的歌谣。他说，快走出草地时，自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眼前一一
黑就晕倒了。一支支队伍从身边走过，一个声音说：“又一个！快拿铁锨来。”说着开始掩埋。“我还没死呢。”“没没死怎
么不吭声？”“没有力气了。”

袁美义：我是长征红飘带上一抹红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徐亮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毛泽东的这首《七律·长征》，对很多有年
纪、有阅历的中国人来说，无论是歌唱、吟诵，或是默读，都会引发出一种豪情满怀的激昂。

1934年10月开始的中国工农红军战略大转移，至1936年10月止，行程达两万五千里。长征途
中，红军表现出了对革命理想和事业无比的忠诚、坚定的信念。毛泽东总结长征的伟大意义时说：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向全世界
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他说，“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
何艰难困苦的。”80年前的这一伟大壮举，在今天，在地球变成“村”、信息分秒之中成为海量的
今天，有着怎样的启迪意义？

被现代生活裹挟前行的人们，身处富饶舒适之中，心却常常焦虑空虚，几多人会静思，在历史
不远处的“长征”，正是一座营养丰富的精神宝库——— 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百折不挠，自强不
息。善于团结，顾全大局……

我们把目光投向80年前，让我们的精神世界与“长征精神”对接，加快我们的脚步，坚定前
行，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自今日起，本报开设“红星照耀中国”专栏，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敬请读者关注并提供
新闻线索。

编者按

红军时期长
征路上腊子口战
斗中袁美义缴获
的高级军官文件
包。

1950年6月在
二野十一军万县
（现重庆市万州
区）休养所 ,袁美
义与妻子，三女
儿，长子，次女儿
及保姆合影。

袁美义1958年
在德州吕家街小学
给 学 生 作 长 征 报
告。

袁美义被评
为德州市纪念新
中国成立60周年

“为民族解放作
出突出贡献英雄
人物”。

百岁英雄袁美义近影。陈巨慧 摄影

1955年4月袁美义
于青岛留影（左）。
1988年中央军委颁发给
袁美义的二级红星功勋
荣誉奖章（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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